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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石公

夫人之所行，有道则吉，无道则凶。吉者百福所归，凶者百祸所攻；非其神圣，自然所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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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道、德（指遵道而行而有所得）、仁、义、礼，五者一体也。
这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五位一体。
道者，人之所蹈（遵循），使万物（宇宙间的一切事物）不知其所由（遵从；遵照）。德者，人之所得，使万物各得其所欲。仁者，人之所亲，有慈惠（犹仁爱）恻隐（见人遭遇不幸而心有所不忍。即同情）之心，以遂其生成。义者，人之所宜，赏善罚恶，以立功立事。礼者，人之所履（执行；实行），夙兴夜寐，以成人伦之序。
道，即人们所遵循的，使万物不知不觉地遵从。德，即人们所得到的，使万物各自得到其所想要的。仁，即人们所亲近的，要具有仁爱、同情之心，以使万物能顺利繁衍和成长。义，即人们所适宜的，奖赏善行并且惩罚恶行，以此建功立业。礼，即人们所践行的，按照各自的社会角色勤奋劳作，以形成人伦社会秩序。
夫欲为人之本，不可无一焉！
这想要做到为人的根本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缺一不可啊！
贤人君子，明于盛衰之道，通乎成败之数，审（审，谓详观其道也）乎治乱之势，达乎去就之理（顺序、层次）。故潜居抱道，以待其时。若时至而行，则能极人臣之位；得机而动，则能成绝代之功。如其不遇，没身而已。是以其道足高，而名重于后代。
贤明的人和有德行的君子，明白朝代兴盛和衰败的道理，通晓事业成功和失败的渊薮（根源），察知天下治理和动乱的趋势，洞达何时出仕辅佐、何时隐退保全的条理。所以（当时机不对时）能够隐居起来并坚守正道，以等待有利的时机。若时机到来并乘势而为，则能够位极人臣；得到机会并积极行动，则能建立盖世之功。如果其没碰到好的时机，也不过隐没自身而已。所以这样的人道行足够高明，而声名也能够流芳后世。


[bookmark: __RefHeading___Toc719_2313366074][bookmark: _Toc20482][bookmark: _Toc1595276241][bookmark: _Toc1758859752][bookmark: _Toc56891720][bookmark: _Toc56891709][bookmark: _Toc1753829687]正道章
德足以怀（安，安抚）远，信足以一（统一）异，义足以得众，才足以鉴古，明（聪慧，悟性很高）足以照（察知，明白）下，此人之（作为宾语前置的标志。相当于“是”）俊也！
品德足以安抚边远，诚信足以统一异议，正义足以获得拥戴，才识足以借鉴历史，聪慧足以体察下情，这样的人是人中才俊！
行足以为仪表，智足以决嫌疑，信可以使守约，廉可以使分财，此人之豪也！
行为足以成为表率，智谋足以决断嫌疑，诚信可以信守约定，廉洁可以分配财物，这样的人是人中之豪！
守职而不废，处义而不回（违背），见嫌而不苟免，见利而不苟得（以不正当的手段而取得），此人之杰也！
恪尽职守而不废弛，坚守道义而不违背，遇猜疑不苟且免于损害，遇利益不会不义而得，这样的人是人中之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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绝嗜禁欲，所以除累（负担）。抑非（不对；错误）损恶，所以禳（ráng，祈祷消除灾殃、去邪除恶之祭）过（过，罪愆也。无意的犯法或作恶行为）。贬（减、损）酒阙（jué，去除）色，所以无污。
杜绝不良嗜好并且禁止非分欲望，所以能去掉负担。抑制非法的行为并且减少邪恶的念头，所以能消除罪恶。不沉溺美酒并且不贪恋美色，所以能保持身心无污。
避嫌（疑也）远疑（不信，猜度），所以不误（误，谬也）。博学切问（恳切求教），所以广知。高行微（少）言，所以修身。
避开嫌疑之地并且远离嫌疑之人，所以能不被误解。广泛学习并且恳切求教，所以能扩大认知。行为高尚并且言语谨慎，所以能修养品格。
恭俭谦约，所以自守。深计远虑，所以不穷。亲仁友直，所以扶（帮助、辅佐）颠（陨坠，覆亡）。
恭敬勤俭并且谦逊自律，所以能自坚操守。深谋并且远虑，所以能不至于途穷。亲近仁义之士并且结交正直君子，所以能扶助覆亡。
近恕（恕，仁也。恕道，体谅）笃行（行为淳厚，纯正踏实），所以接（接，交也）人。任材使能，所以济（成就）物（事；事情）。瘅（憎恨）恶斥谗，所以止乱。
待亲近宽仁并且行为淳厚，所以能结交众多朋友。任用人材并且使用贤能，所以能成就事情。憎恨邪恶并且排斥谗佞，所以能防止动乱。
推古验今，所以不惑。先揆（揣测、审度）后度（图谋，谋划），所以应卒（同“猝”，突然）。设变致权（权宜、变通），所以解结（关键）。
推衍历史而后检验当今，所以能不陷入困惑。先揣测情况而后做好谋划，所以能应对突发。设想各种可能的变化而后施以权变，所以能解开关键。
括囊（结扎袋口。亦喻缄口不言）顺会（机会，时机），所以无咎。橛橛梗梗，所以立功。孜孜（勤勉；不懈怠）淑淑（美好），所以保终。
保持缄默并且顺应时机，所以能没有灾祸。坚定不移并且不屈不挠，所以能建立功勋。勤勉不懈并且品性美好，所以能保全至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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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志心笃行之术：长莫长于博谋，安莫安于忍辱，先莫先于修德，乐莫乐于好善，神莫神于至诚，明莫明于体（亲身经验）物，吉莫吉于知足。
这让志向和思想淳厚纯正的方法：最为长久的莫过于广为谋划，最为安全的莫过于忍辱负重，最为首要的莫过于修养品德，最为快乐的莫过于乐善好施，最为灵验的莫过于诚心诚意，最为聪慧的莫过于体察事物，最为吉祥的莫过于知足常乐。
苦（痛苦；困苦）莫苦于多愿，悲（可悲）莫悲于精散，病（不好的或有害的东西；错误）莫病于无常，短（过失）莫短于苟得，幽（昏暗；阴暗）莫幽于贪鄙，孤莫孤于自恃，危莫危于任疑，败莫败于多私。
最为痛苦的莫过于愿望太多，最为可悲的莫过于精力分散，最为错误的莫过于反复无常，最为短视的莫过于不义而得，最为昏暗的莫过于贪婪卑鄙，最为孤独的莫过于刚愎自用，最为危险的莫过于任用嫌疑，最为失败的莫过于私欲过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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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明示下者暗（愚昧，糊涂），有过不知者蔽（欺骗，隐瞒）。迷而不返者惑，以言取怨者祸。令与心乖（违背，不合）者废，后令缪（缪戾；违背）前者毁。怒而无威者犯，好众辱人者殃。戮辱所任者危，慢其所（宜，适宜的，为其所需的）敬者凶（不祥）。貌合心离者孤，亲谗远忠者亡。近色远贤者昏，女谒（yè，禀告、说明）公行者乱。私人以官者浮，凌下取胜者侵，名不胜实者耗。
以聪慧示下者，是糊涂的；有过错而不自知者，会被蒙蔽。陷入迷途而不知返者，会陷入困惑；因言语不当招致怨恨者，会招来祸患。命令与内心相违背者，会让命令废止；后面发布的政令与前面相冲突者，会造成破坏。发怒却无人畏惧者，会遭受冒犯；喜欢当众侮辱他人者，会遭殃。杀戮并侮辱自己所任用者，会陷入危境；怠慢应当敬重的长辈和领导者，会有不祥。与人貌合神离者，会被孤立；亲近谗佞并且远离忠良者，会灭亡。亲近美色并且疏远贤明者，会陷入昏聩；让（后宫）女子干涉公务政事者，会引发混乱。以私人名义授受他人官职者，会使政事虚浮；欺凌属下以赢取胜利感者，会受到侵犯；名不副实者，会耗尽心力（也不能办好事情）。
略己而责人者不治，自厚而薄人者弃废（抛弃不用）。以过弃（舍去，扔掉）功者损，群下外（疏远）异（分开）者沦。既用不任（任用，委派人员担任职务）者疏，行赏吝色者沮，多许少与者怨，既迎而拒者乖（背离，违背，不和谐）。薄施厚望者不报，贵而忘贱者不久，念旧恶而弃新功者凶。用人不正（正直，正派）者殆（危也），疆（同“彊”，即强）用人者不畜（顺从，驯服），为人择（择，柬选也。柬，挑选，从事物中分别出好坏）官者乱。失其所强者弱，决策于不仁者险（艰难；困难），阴计外泄者败，厚敛薄施者凋。
忽略自已的过错却一味指责他人者，不能治理好事务；对自己厚待却对他人刻薄者，会遭到人们的抛弃。因为有过失就舍弃他人功劳者，会减损人心；招致众多属下疏远和离异者，会导致沦陷。已经使用人才却不委任相应职务者，会导致关系疏远；论功行赏时悭吝且表露在脸上者，会令人感到沮丧；许诺多实际却兑现少者，会招致怨恨；起初竭诚欢迎而后将人拒之门外者，会导致对方背离。予人小恩小惠却希望获得丰厚回报者，不会得到回报；富贵之后就忘了贫贱之时境遇者，不会长久。对别人的旧恶念念不忘而对其新建立的功勋视而不见者，会有不祥；所使用的人不正派者，会有危险；勉强使用他人者，他人不会顺从；为他人柬选官职（按人的私欲来安排官职）者，会导致混乱。失去自己优势者，会导致自身衰弱；决策出自不仁义者，会陷入险境；隐秘的计谋被向外泄露者，会导致计谋失败；横征暴敛并且薄恩寡施者，会导致民生凋敝。
[bookmark: __DdeLink__1867_2916535591]战士贫、游士（指战国时的说客）富者衰，货（货，财也）赂公行者昧（愚昧；糊涂）。闻善忽略、记过不忘者暴，所任不可信、所信不可任者浊（昏暗不明）。牧人以德者集，绳（纠正）人以刑（惩罚）者散。小功不赏，则大功不立；小怨不赦，则大怨必生。赏不服人、罚不甘心者叛；赏及无功、罚及无罪者酷（残忍、暴虐）。听谗而美，闻谏而仇者亡。能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（残，伤也）。 
[bookmark: __DdeLink__1869_2916535591]（出生入死的）战士陷入贫困，（逞口舌之利的）说客奢享富贵者，会导致衰落；用财物贿赂公务人员者，是愚昧的。听闻其善行忽略不计、对其过错耿耿于怀者，是残暴的；所任用的人不可以信任、信任的人又不可以胜任者，是昏暗不明的。管理他人依靠品德者，人心会聚集；纠正他人依靠惩罚者，人心会离散。小功劳不加以奖赏，则不会产生大功劳；对小怨恨不加以宽恕，则必定会产生大怨恨。行赏不能使人心服、处罚不能使人甘心者，会引发叛乱；赏及无功之人、罚及无罪之人者，是残忍暴虐的。听到谗言就心生欢喜、听到谏言就心生仇怨者，会走向灭亡。能满足于其所拥有者，会是安全的；贪求别人所拥有者，会受到残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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怨在不舍（通“赦”，免罪或免罚；释放）小过，患（患，忧也。——《说文》）在不豫（同“预”）定谋。福在积善，祸在积恶。饥在贱农，寒在堕织。安在得人，危在失士。富在迎（迎，逢也。——《说文》）来（招来；招致。后多作“徕”），贫在弃时。
有怨恨在于不赦免别人的小过错，有忧患在于没有预先确定好谋划。幸福在于积累了善行，灾祸在于积累了恶行。忍饥挨饿在于轻视农业生产，挨冷受冻在于怠于桑蚕纺织。天下太平在于得到人才辅佐，天下危殆在于失去贤士。富有在于迎来发展机遇，贫困在于放弃发展时机。
上无常操，下多疑心。轻上生罪，侮下无亲。近臣不重，远臣轻之。自疑不信人，自信不疑人。枉（不正直的、邪恶的）士无正友，曲（邪僻，不正派）上无直（公正的；正义的）下。
上级没有不变的操守，下级大多会生疑心。（下级）轻视上级会生出罪责，（上级）侮辱下级会没人亲近。身边的内臣不被重视，远处的外臣（地方官）就会轻视。自我怀疑的人不会轻易相信别人，自信满满的人不会轻易怀疑别人。不正直的人没有正直的朋友，不正派的上级没有正派的下级。
危国无贤人，乱政无善人。爱人（民，百姓）深者求贤急，乐得贤者养人厚。国将霸者士皆归，邦将亡者贤先避。地薄者，大物不产；水浅者，大鱼不游；树秃者，大禽不栖；林疏者，大兽不居。
危机四伏的国家，没有贤人（参与）；混乱不堪的政治，没有善人（参与）。爱人民深切者，会急于求贤；乐于得贤才者，会供养丰厚。国家即将称霸者，有识之士都会前来归附；邦国即将灭亡者，贤能之人将会先行退避。土地贫瘠的地方，长不出高大的植物；水浅的地方，不会有大鱼遨游；光秃的树木，不会有大型禽类栖息；稀疏的树林，不会有大的兽类居住。
山峭者崩，泽满者溢。弃玉取石者盲，羊质（素质；本质；禀性）虎皮者辱。
山势陡峭者，容易崩塌；泽水盈满者，容易漫溢。丢弃美玉却捡取石头者，和瞎子一样；绵羊的禀性却披上虎皮者，会被羞辱。
衣不举领者倒，走不视地者颠（“颠”假借为“蹎”。仆倒，倒下）。柱弱者屋坏，辅弱者国倾。足寒伤心，民怨伤国。山将崩者下先隳，国将衰者民先弊（疲困，疲乏困顿）。根枯枝朽，民困国残。与覆车同轨者倾，与亡国同事者灭。见已失（过错，错误）者慎将失，恶其迹者须避之。畏危者安，畏亡者存。
[bookmark: __DdeLink__1962_604787568]穿衣服不提衣领者，会导致倒置；走路不看地者，会导致颠簸。梁柱细弱者，房屋会垮塌；辅臣庸弱者，国家会倾覆。腿脚受寒，会伤及心肺；人民怨声载道，会伤及国家。山将要崩塌的时候，下面的土质先毁坏；国家将要衰落的时候，人民会先陷入疲敝。树根枯萎，枝枝会朽坏；人民困苦，国家会残败。与已经倾覆的车走相同轨道的车，会倾覆；与已经灭亡的国家做相同事情的国家，会灭亡。见到已经犯下过错者，要谨慎防止重蹈覆辙；厌恶其某种行为者，要避免采取类似的做法。害怕危险者，会获得安全；害怕灭亡者，会获得生存。
夫人之所行，有道则吉，无道则凶。吉者百福所归，凶者百祸所攻；非其神圣，自然所钟。务善策者无恶事，无远虑者有近忧。
这人的所作所为，有道就会吉祥，无道就会不祥。吉祥者，各种福报都归集于他一身；不祥者，各种祸患都会向他攻袭。这并非什么神秘的事情，而是自然的规律。致力于谋划良策者，没有坏事侵扰；没有长远考虑者，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。
同志相得（同“德”，恩惠，感恩），同仁相忧；同恶相党，同爱相求；同美相妒，同智相谋；同贵相害（妨碍，妨害），同利相忌；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感；同类相依，同义（善；美）相亲；同难（nàn，灾难；祸害，人为而产生的祸害）相济，同道相成（成，就也。——《说文》）；同艺相窥，同巧相胜。此乃数（规律；法则）之所得（演算产生结果），不可与理违。
志趣相同就会相互恩惠，同怀仁德就会相互牵挂；憎恶相同就会相互结党，爱好相同就会相互访求；美貌相当就会相互嫉妒，智谋相近就会相互谋划；权势相当就会相互妨害，利益相同就会相互猜忌；主张相同就会相互呼应，气质相同就会相互感应；品类相同就会相互依靠，同怀正义就会相互亲近；同处灾难中就会相互救助，志同道合就会相互成就；职业相同就会互相窥探，技能相同就会相互较量。这些都是按照规律自然形成的，不可与这些道理相违背。
释（释放；赦免）己而教人者，逆；正己而化人者，顺。逆者难从，顺者易行；难从则乱，易行则理。如此理身、理家、理国，可也！
赦免自己而去教化他人者，他人会逆反；端正自己再去教化他人的，他人会顺服。逆反者难以听从，顺服者容易教化。难以听从，则会产生动乱；容易教化，则会得到治理。这样进行修身、齐家、治国，可行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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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主将之法，务揽英雄之心，赏禄有功，通志于众。故与众同好，靡（靡，无也）不成；与众同恶，靡不倾。治国安家，得人也；亡国破家，失人也。含气之类，咸（全，都）愿得其志。
这统率将领的方法，务必要收揽那些英雄豪杰的心，将禄位赏赐给有功之人，将自己的志向与众人贯通。所以，与众人有共同的意愿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；与众人有共同的仇恨，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。国家大治，家庭和睦，是由于获得了人心；国家覆灭，家庭破散，是由于丧失了人心。含有气息的所有人，都希望自己的志向能得到实现。
《军谶》曰：“柔能制刚，弱能制强。”柔者，德也；刚者，贼（祸害）也。弱者人之所助，强者怨之所攻。柔有所设（布置，部署，安排），刚有所施（施行；实行；推行）；弱有所用，强有所加（益处；好处），兼此四者而制其宜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柔的能制服刚的，弱的能制服强的。”柔，是品德；刚，是祸害。弱小的一方，往往是人们的帮助对象；强大的一方，往往是招致怨恨的攻击对象。柔有柔的部署方式，刚有刚的施行方法；弱有弱的妙用，强有强的益处，把这四者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恰当地运用。
端末未见，人莫（没有谁；没有什么）能知。天地神明，与物（事；事情）推移（变化、移动或发展），变动无常（规则，规律）。因敌转化，不为事先，动而辄随。故能图制无疆（极限、止境），扶成天威，匡正八极，密（通“谧”，安宁；安定；安静）定九夷。如此谋者，为帝王师。
事物的始末没有显现，人们没有谁能认知。天地神而明之（玄妙），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发展，其变化运动没有规律。要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变化，不要在事情发生之前跃跃欲试，而要看清楚敌人的行动之后随即采取适宜的对策。这样就能够图谋制胜且无往而不利，辅佐君王成事并树立天威，匡正八方，安定边远地区。这样运筹谋划的人，是为帝王之师。
故曰：莫不贪强，鲜能守微，若能守微，乃保其生。圣人存之，动应事机，舒之弥（mǐ，同“弭”，平息，消灭）四海，卷之不盈怀。居之不以室宅，守之不以城郭；藏之胸臆，而敌国服。
所以说：没有谁不贪图强大的，很少有人能安守卑微。如果能安守卑微，便可以保全生命。圣人掌握了这一道理，行动起来就能顺应时机，推行开来可以平息四海，收拢起来不满胸怀。安放它不必使用房屋，守护它不必依靠城郭；只要收藏胸中加以巧妙运用，而敌国便会屈服。
《军谶》曰：能柔能刚，其国弥光；能弱能强，其国弥彰。纯柔纯弱，其国必削；纯刚纯强，其国必亡。
《军谶》上说：“能用柔又能用刚，国家就会充满光明；能用弱又能用强，国家就会愈加显扬。单纯用柔或单纯用弱，国家就必然受到削弱；单纯用刚或单纯用强，国家就必定走向灭亡。”
夫为国之道，恃贤与民。信贤如腹心，使民如四肢，则策无遗。所适如肢体相随，骨节相救，天道自然，其巧无间。
这治国之道，要依赖贤士和人民。信任贤士如同自己的心腹，使用人民如同自己的四肢，则政策就不会有遗漏。行动起来就会如同四肢与躯干一样协调，如同骨头与关节之间互相救应，天道自然而然，其巧妙且无间。
军国之要，察众心，施百务。
统军治国的要旨，在于体察众人的思想，并施行各种政务。
危者安之，惧者欢之，叛者还之，冤者原之，诉者察之，卑者贵之，强者抑之，敌者残之，贪者丰之，欲者使之，畏者隐之，谋者近之，谗者覆（审察；查核）之，毁者复（还原，使如前）之，反者废之，横者挫之，满者损之，归者招之，服者居之，降者脱之。
处于危难的要使他得到安抚，心怀忧惧的要使他欢愉高兴，背叛逃亡的要使他重新归来，含冤受屈的要加以昭雪平反，上告申诉的要为他调查清楚，地位卑贱的要加重视，强横不法的要加以抑制，与我为敌的要使他遭到毁灭和伤害，贪婪爱财的就多给财物，想要效力的就加以使用，怕人揭短的就予以隐讳，对有智谋的人要多多亲近，对进谗言的人要予以审察，被诋毁的人要为其恢复名誉，凡是谋反的要予以铲除，凡是横暴的要让他受挫，骄傲自满的要予以减损，倾心归顺的要给予招抚，已被征服的要给予妥善安置，已经投降的要加以豁免。
获固守之，获阨塞之，获难屯之，获城割之，获地裂之，获财散之。
获得坚固的城池要加以守备，获得险隘的要塞要加以阻塞，获得难以得到的地方要驻兵屯守，获得城邑要分赏给有功之臣，获得土地就要分封给出力之士，获得财物要散发给手下众人。
敌动伺之，敌近备之，敌强下之，敌佚去之，敌陵（古同“凌”，侵犯，欺侮）待之，敌暴绥（suí，安抚）之，敌悖义之，敌睦携（通“愶”，离，背离，离散）之。顺举挫之，因势破之，放言过之，四网罗之。
敌人行动就要密切加以监视，敌人逼近就要严密加以防备，敌人强大就要故意向它示弱，敌人以逸待劳就要避免交战，敌人来侵犯就要严阵以待，敌人暴虐就要安抚人民，敌人悖逆就要伸张正义，敌人和睦团结就要设法进行分化离间。要顺应敌人的行动去挫败它，要趁着有利的形势去击破它，散布假情报致使敌人犯错误，四面包围将敌人一举歼灭。
得而勿有，居（积蓄，储存）而勿守，拔而勿久，立而勿取。为者则己，有者则士，焉知利之所在！彼为诸侯，己为天子，使城自保，令士自取（选择；选定）。
取得胜利时不要将功劳占为己有，取得的积蓄不要自己独占，攻取城池不要旷日持久，立其国之人为君而不要取而代之。决策则出于自己，有功劳则归于将士，须知这才是真正的利益之所在啊！他们是诸侯，自己是天子，让他们各自保卫所辖城邑，命令将士各自选择攻取。
世（天下；世间）能祖（崇尚，效法）祖（祖宗；祖先；自祖父以上各辈尊长），鲜能下下。祖祖为亲，下下为君。下下者，务耕桑，不夺其时；薄赋敛，不匮其财；罕徭役，不使其劳；则国富而家娭（嬉戏，玩乐），然后选士以司牧之。夫所谓士者，英雄也。故曰：罗其英雄，则敌国穷。英雄者，国之干；庶民者，国之本。得其干，收其本，则政行而无怨。
世间的君主都能尊崇效法自己的祖先，但却很少能以谦下的态度对待下面的人民。崇尚和效法祖先是亲亲之道，以谦下的态度对待下面的人民是为君之道。以谦下的态度对待下面的人民，就是要重视耕作蚕织，不侵占农时；减轻赋税，不使人民贫困匮乏；减少徭役，不使人民劳困疲惫。这样，便可以做到国家富足，家庭安乐，然后再选择贤士去管理他们。所谓贤士，就是那些英雄。所以说，能够收罗敌国的英雄，就能使敌国陷于困窘的境地。英雄，是国家的骨干；普通人民，是国家的根本。得到了骨干，收获了根本，就可以做到政令畅通而人民毫无埋怨。
夫用兵之要，在崇礼而重禄。礼崇则智士至，禄重则义士轻死。故禄（给予俸禄）贤不爱财，赏功不逾时，则下力并而敌国削。夫用人之道，尊以爵，赡以财，则士自来；接以礼，励以义，则士死之。
这用兵的要旨，在于崇尚礼节和厚施俸禄。崇尚礼节，则智谋之士就会归附；厚施俸禄，则侠义之士就会乐于效死。因此优待贤士不要吝惜财物，奖赏功臣不要拖延时日，这样就能使部下齐心协力而削弱敌国。这用人的方法，尊崇以爵位，赡养以财物，则贤士就会自动来归；接待以礼仪，激励以道义，则贤士就会以死相报。
夫将帅者，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，敌乃可加，故兵有全胜，敌有全囚。昔者良将之用兵，有馈箪醪者，使投诸河，与士卒同流而饮。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，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，以滋味之及己也。
这身为将帅者，必须和士卒同甘苦而共安危，才可以与敌人进行交锋，所以用兵可以取得全胜，敌人可以完全覆灭。昔日有一位优秀的将帅在用兵打仗时，有人送给他一坛美酒，他让人把酒倾倒在河中，与士兵们同饮河水。一坛酒并不能使一河之水都有酒味，而三军将士却都愿意为其拼死效力，这是因为将帅与自己同甘共苦的缘故。
《军谶》曰：军井未达，将不言渴；军幕未办，将不言倦；军灶未炊，将不言饥。冬不服裘，夏不操扇，雨不张盖，是谓将礼。与之安，与之危，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，可用而不可疲，以其恩素（向来；从来就）蓄，谋素和（和，相应也）也。故曰：蓄恩不倦，以一取万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军井还没有凿成，将帅不说口渴；军帐还没有搭好，将帅不说疲乏；军灶还没有做饭，将帅不说饥饿。冬天不穿皮衣，夏天不用扇子，雨天不独自打伞，是为将帅的基本礼节。与士卒同安乐，与士卒共危难，所以全军上下能齐心协力而不可分离，能够任意使用而不知疲倦，这正是因为其素来对士卒积累恩德，将帅与士卒的图谋素来能上下相应的缘故。”所以说，将帅不断地对士卒积累恩德，就能够以一人赢得千万人的拥戴。
《军谶》曰：将之所以为威者，号令也；战之所以全胜者，军政也；士之所以轻战者，用命也。故将无还令，赏罚必信，如天如地，乃可御人。士卒用命，乃可越境。
《军谶》上说:“将帅之所以有威严，是由于号令严明；作战之所以取得全胜，是因为军政整饬；士卒之所以不惧怕打仗，是因为愿意效命。”所以将帅一旦发布命令，就不能再收回，赏罚必须要严守信用，像天地一样不可移易，这才可以统御众人；士卒愿意效命，才可以出境作战。
夫统军持势者，将也；制胜破敌者，众也。故乱将不可使保军，乖众不可使伐人。攻城则不拔，图邑（封地，君主分封给诸侯，或诸侯分封给大臣的土地）则不废（废黜；废除），二者无功，则士力疲弊。士力疲弊，则将孤众悖，以守则不固，以战则奔北，是谓老兵。兵老则将威不行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，士卒轻刑则军失伍，军失伍则士卒逃亡，士卒逃亡则敌乘利，敌乘利则军必丧。
统领军队控制局势的，是将帅；战胜敌人夺取胜利的，是士众。所以治军无方的将领不能让他统率军队，离心离德的军队不能用来攻伐敌人。这样的军队若是去攻打城池则不能拔取，图谋诸侯封地则不能废除，攻城和图邑这两者都劳而无功，则士众的力量就会疲惫不堪。士众的力量疲惫不堪，则将领会陷于孤立，且士众会悖逆抗命，用来守御则不稳固，用来作战则士众败逃溃散，这叫作帅老兵疲。帅老兵疲，则将领的威严就会丧失；将领没有威严，则士卒就会轻视刑罚；士卒轻视刑罚，则军队就会失去秩序；军队失去秩序，则士卒就会逃亡；士卒逃亡，则敌人就会乘机取利；敌人乘机取利，则军队就必定走向败亡。
《军谶》曰：良将之统军也，恕己而治人。推惠施恩，士力日新，战如风发，攻如河决。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，可下而不可胜。以身先人，故其兵为天下雄。
《军谶》说:“优秀的将领统率军队，是以恕己之道体贴、关怀部属。推施恩惠，将士的战斗力会日益增强，从事作战如同暴风一样迅速猛烈，投入进攻如同河水溃决一样锐不可当。”所以，这样的军队，能让敌人望风披靡而不敢阻挡，只能束手投降而不敢存有取胜的奢望。将领能身先士卒，因此他指挥的军队就能称雄于天下。
《军谶》曰：军以赏为表，以罚为里。赏罚明，则将威行；官人得，则士卒服；所任贤，则敌国震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军队以奖赏为表，以惩罚为里。”赏罚严明，则将帅的威信才能树立；选拔官佐得当，则士卒会心悦诚服；所委任的人贤明通达，敌国就会惊恐不安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军谶》曰：贤者所适（归向），其前无敌。故士可下而不可骄，将可乐而不可忧，谋可深而不可疑。士骄，则下不顺；将忧，则内外不相信；谋疑，则敌国奋。以此攻伐，则致乱。夫将者，国之命也；将能制胜，则国家安定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贤者所归向的国家，一定所向无敌。”所以对将士要谦下而不可骄横，对将帅应令其愉快而不使他陷于忧虑，对于谋略要深思熟虑但不可迟疑不决。对将士骄横，则下属就不会顺服；将帅内心有隐忧，则君王与将帅之间就会互不信任；谋略迟疑不决，则敌国会振奋。在这种状态下进行攻伐，则会招致祸乱。这将帅，是国家命脉；将帅能克敌制胜，则国家得到安定。
《军谶》曰：将能清，能静，能平，能整，能受谏，能听讼，能纳人，能采言，能知国俗，能图山川，能表（标明；标出）险难，能制军权。故曰：仁贤之智，圣明之虑，负薪（指地位低微的人）之言，廊庙之语，兴衰之事，将所宜闻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将领应该能清廉，能沉静，能公平，能整肃，能接受规谏，能听清是非，能招纳人才，能博采众议，能了解各国风俗，能通晓山川地势，能标出险要关隘，能控制军队权柄。”因此，举凡仁人贤士的智慧，圣哲英明的谋虑，黎民百姓的议论，朝堂之上的言语，兴衰成败的史迹，身为将领都应该有所了解。
将者能思士如渴，则策从焉。夫将拒谏，则英雄散；策不从，则谋士叛；善恶同，则功臣倦（懈怠，厌烦，厌倦）；专己，则下归咎；自伐，则下少功；信谗，则众离心；贪财，则奸不禁；内顾，则士卒淫。将有一，则众不服；有二，则军无式（式，法也）；有三，则下奔北；有四，则祸及国。
将领能够思求贤士如饥似渴，则会对贤士的策略从善如流。这将领如果拒绝纳谏，则身边的英雄就会离散；身边谋士的策略不被听从，则谋士就会叛离；善恶混同不分，则功臣就会厌倦；个人专断，则下级就会归罪于上司；自矜功伐，则部下就会较少建功；听信谗佞，则部众就会离心离德；贪图钱财，则奸邪就无法得到禁绝；迷恋女色，则士卒就会纵欲淫乱。将领如有上面行为中的一条，则众人就不会服从；有上面行为中的两条，则军队就会丧失法纪；有上面行为中的三条，则部众就会败逃；有上面行为中的四条，则会大祸临头，殃及国家生存。
《军谶》曰：将谋欲密，士众欲一，攻敌欲疾。将谋密，则奸心闭；士众一，则军心结；攻敌疾，则备不及设。军有此三者，则计不夺。将谋泄，则军无势；外窥内，则祸不制；财入营，则众奸会（会各；聚会）。将有此三者，军必败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将领的谋划期望保密，士众期望上下一心，攻击敌人期望迅疾。”将领的谋划保密，则奸细就无隙可乘；士众上下一心，则军队上下就会戮力同心；攻击敌人迅疾，则敌人就猝不及防。军队拥有这三项条件，则作战计划就不会遭到挫折。将领的谋略被泄露，则军队就没有了威势；敌人窥探到我方的内情，则祸患就会无法制止；不义之财进入军营，则一众奸细就会会合在一起。将领有这三条，军队就会必定失败。
将无虑，则谋士去；将无勇，则吏士恐；将妄动，则军不重；将迁怒，则一军惧。《军谶》曰：虑也，勇也，将之所重；动也，怒也，将之所用。此四者，将之明诫也。
将领没有深谋远虑，则智谋之士就会失望离去；将领没有英勇无畏，则官兵就会恐惧不安；将领轻举妄动，则军队就不会稳重；将领迁怒于人，则全军上下就会心怀畏惧。《军谶》说：“深谋远虑，英勇无畏，是将领应具备的重要品质；该动则动，该怒则怒，是将领应掌握的用兵之道。”这四条，是将领要时常牢记的明诫。
《军谶》曰：军无财，士不来；军无赏，士不往。《军谶》曰：香饵之下，必有悬鱼；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故礼者，士之所归；赏者，士之所死。招其所归，示（教导）其所死，则所求者至（到达、来到）。故礼而后悔者，士不止；赏而后悔者，士不使。礼赏不倦（衰减），则士争死。
《军谶》说:“军队没有资财，将士就不会前来；军队没有奖赏，将士就不勇往直前。”《军谶》说：“在香饵引诱之下，必定有吞钩的鱼儿；在优厚的赏赐面前，必定有勇敢的丈夫。”所以礼遇，是将士之所以归附的原因；奖赏，是将士之所以拼死效命的原因。用礼遇招徕归附，用奖赏引导其拼死效命，则所追求的结果就会达到。因此起初礼遇优渥而后又反悔的，将士就不会留下来；起初答应奖赏而后又反悔的，将士就不会听从使唤。礼遇奖赏不衰减，则将士就会争相效命，慷慨赴死。
《军谶》曰：兴师之国，务先隆恩；攻取之国，务先养民。以寡胜众者，恩也；以弱胜强者，民也。故良将之养士，不易（轻视。含有“不以为意”的意思）于身（亲身，亲自），故能使三军如一心，则其胜可全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要兴兵打仗的国家，务必事先厚施恩德；要攻城掠地的国家，务必先让人民休养生息。要做到以少胜多，在于施加恩德；要做到以弱胜强，在于人民的支持。”所以优秀的将领培养官员，不轻视亲身示范的作用，因此能使全军上下团结一心，则夺取胜利就可以有完全的保障。
《军谶》曰：用兵之要，必先察敌情。视其仓库，度其粮食，卜（预料，事先推断）其强弱，察其天地，伺其空隙。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，虚也；民菜色者，穷也。千里馈粮，民有饥色；樵（打柴，砍柴）苏（割草；取草）后爨（cuàn，烧火做饭），师不宿饱。夫运粮千里，无一年之食；二千里，无二年之食；三千里，无三年之食，是谓国虚。国虚则民贫，民贫则上下不亲。敌攻其外，民盗其内，是谓必溃。
《军谶》说:“用兵的要旨，是必须首先察明敌情。弄清楚其仓库的物资储备，估算一下其粮食的多少，预料其力量的强弱，观察其面临的天候和地形状况，等待其暴露出可乘之机。”所以国家没有遭受战争的苦难而运送粮食的，表明国库空虚；老百姓面黄肌瘦的，表明人民贫困。缺粮时从千里之外运来，人民就会面有饥色；临时砍伐柴草做饭，军队就会经常吃不饱。千里之外运粮，说明国家缺一年的粮食；两千里外运粮，说明国家缺两年的粮食；三千里外运粮，说明国家缺三年的粮食。这正是国库空虚的表现。国库空虚，则人民就不免贫困；民众贫困，上下之间就不会亲近和睦。敌人从外面进攻，民众在内部作乱，国家就必定崩溃。
《军谶》曰：上行虐，则下急刻。赋敛重数，刑罚无极，民相残贼（害，伤害），是谓亡国。
《军谶》说:“君主肆行暴虐，则下面的官吏则会急苛刻薄。征敛赋税又多又重，滥施刑罚漫无止境，人民互相残害，是为行将灭亡的国家。
《军谶》曰：内贪外廉，诈誉取名，窃公为恩，令（令色，和悦的面容；善于用谄媚和悦的颜色取悦人）上下昏，饰躬正颜，以获高官，是谓盗端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内心贪婪而表面装作廉洁，骗取声誉盗取功名，窃用公家的财产来私树恩德，对上令色对下昏庸，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，以此获取高官，是为窃国的开端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群吏朋党，各进所亲，招举奸枉，抑挫仁贤，背公立私，同位相讪(讪，诽毁也。诽谤，诋毁)，是谓乱源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大小官吏拉帮结伙，各自引进自己的亲信，招纳网罗奸邪之徒，压制贬抑仁人贤士，背弃国家牟取私利，同僚之间互相诽谤，是为祸乱的本源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强宗聚奸，无位而尊，威无不震，葛藟相连，种德（犹布德。施恩德于人）立恩，夺在位权，侵侮下民，国内哗喧，臣蔽不言，是谓乱根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望族豪门相聚为奸，虽无爵位却尊荣显贵，威风凛凛无所畏惧，势力如同葛藤一般盘错相连，以小恩小惠来树立自己的恩德，窃夺执政者的权力，侵害和欺侮下面的人民。国内舆论大哗，大臣却隐瞒实情不敢如实直言，是为祸乱的根源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世世作奸，侵盗县官，进退求便，委曲弄文，以（以，用也）危其君，是谓国奸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世世代代为非作歹，侵犯官府、盗窃国库，出仕退隐只求自己的方便，屈身折节般舞文弄墨，用以危害其国君，是为国家的奸贼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吏多民寡，尊卑相若（同，相当），强弱相虏，莫适（guā，适，疾也。迅速）禁御（禁止；制止），延及君子，国受其咎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官多民少，尊卑没有区别，强大的掠夺弱小的，没有谁迅速地加以制止，等到波及正人君子，国家就会蒙受灾祸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善（喜好、喜愛）善不进，恶恶不退，贤者隐蔽，不肖在位（原指居于君主的地位或官吏任职做官,现也指当政），国受其害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喜欢善人却不加以任用，厌恶恶人却不加以黜退，贤士归隐山林，品行不端之徒当政，国家就会受到危害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“枝叶强大，比周居势，卑（轻视，小看）贱陵（古同“凌”，侵犯，欺侮）贵，久而益大，上不忍废，国受其败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宗室势力强大显赫，结党营私窃据高位，轻视卑贱且欺侮显贵，时间越久而权势越大，君主不忍心废黜，国家将遭受失败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佞臣在上，一军皆讼（谴责）。引威自与，动违于众。无进无退，苟然取容。专任自己，举措伐（自夸；自吹自擂，夸耀自己）功。诽谤盛德，诬述庸庸。无善无恶，皆与己同。稽（jī，稽，留止也）留行事，命令不通。造作（伪造）其政，变古易常。君用佞人，必受祸殃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谗佞之臣在上当权，全军上下都进行谴责。他们倚仗权威进行自我吹嘘，动辄违忤大家的意愿。他们进退毫无原则，只知道无原则地附和上司的脸色行事。他们刚愎自用，一举一动都在夸耀自己的功劳。他们诽谤品德高尚的人，诬蔑其为庸庸碌碌之辈。他们不分善恶是非，一切只看是否都与自己的意愿相同。他们延后耽搁政事，使得上令不能下通。他们伪造其政绩，变更古制、改易常法。君主若是重用这种奸佞之徒，必定会遭受祸殃。”
《军谶》曰：奸雄相称，障蔽主明（视觉、目力）；毁誉并兴，壅塞主聪。各阿所私，令主失忠。
《军谶》说：“奸雄相互称许，以遮蔽君主的视线；毁谤和赞美混合在一起，以堵塞君主的听聪。他们各自偏袒自己的私党，使君主失去忠义之臣。”
故主察异言，乃睹其萌。主聘儒贤，奸雄乃遁；主任旧齿（耆旧；老臣，旧臣），万事乃理；主聘岩穴，士乃得实。谋及负薪，功乃可述；不失人心，德乃洋溢。
因此君主洞察诡异之言，才能看出其祸乱的萌芽。君主礼聘儒士贤才，奸雄就会逃遁；君主任用年高德劭的老臣，所有事情就会治理得井井有条；君主征聘山林隐士，才能得到有真才实学的贤士。君主运筹谋划时能倾听黎民百姓的意见，他的功业就可以名垂青史；君主能够做到不失人心，他的盛德就可以远播四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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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，故天下无所归功。帝者，体（相承；继承）天则（仿效，效法）地，有言（学说；主张）有令（令，发号也），而天下太平；君臣让功，四海化行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；故使臣不待礼赏，有功美（美，甘也）而无害。王者，制（限定，约束，管束）人以道，降心服志，设矩备衰，四海会同，王职不废，虽有甲兵之备，而无斗战之患；君无疑于臣，臣无疑于主，国定主安，臣以（可、能够）义退，亦能美而无害。霸者，制士以权，结士以信，使士以赏；信衰则士疏，赏亏则士不用命。
这三皇（指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）默默无言，但其教化却流布于四海，所以天下的人不知道应把教化天下的功劳归属给何人。为帝者顺承天、效法地，有主张有号令，能够使天下太平；君臣互相推让功劳，四海之内教化大行，百姓不知其所以这样的缘由；所以役使臣僚不必依靠礼法和赏赐，有功者美好处世而不为害。为王者，以道德约束人们，降服思想和意志，制定各种法规以防备世道衰败，天下诸侯定时前来朝觐天子，王廷（朝廷）的职责不虚废，虽然拥有军备，却没有战争的忧患；君主对臣僚没有疑心，臣僚对君主也没有疑心；国家稳定，君主安宁，臣僚能够适时退休颐养天年，也能美好处世而不为害。为霸者，利用权术驾驭士人，以诚信结交士人，靠奖赏驱使士人。诚信降低，士人就会疏远；奖赏少了，士人就不肯效命。
《军势》曰：“出军行师，将在自专；进退内（指国内或朝廷内）御，则功难成。”
《军势》说:“出兵打仗，将帅贵在拥有专断独行的权力；如果进退都受朝廷内的掣肘牵制，则难以取得成功。”
《军势》曰：“使智、使勇、使贪、使愚。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邀（希求，谋求）趋其利，愚者不顾其死；因其至情而用之，此军之微权也。”
《军势》说:“使用有智谋的人，使用勇敢的人，使用贪婪的人，使用愚笨的人（其方法各有不同）。有智谋的人乐于建功立业，勇敢的人喜欢推行自己的志向，贪婪的人热衷于追求利禄，愚笨的人不顾惜自己的性命。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而分别加以利用，这是治军用人方面高深莫测的权术。”
《军势》曰：“无使辩士谈说敌美，为其惑众；无使仁者主财，为其多施而附于下。”
《军势》说:“不要让能言善辩的人谈论敌人的优势，因为他会蛊惑众人；不要让宅心仁厚的人主管财物，因为他会滥施财物以迎合下属。”
《军势》曰：“禁巫祝（古代称事鬼神者为巫，祭主赞词者为祝；后连用以指掌占卜祭祀的人），不得为吏士卜问军之吉凶。”
《军势》说：“军中要禁绝巫祝，不得为官兵卜问军队的吉凶。”
《军势》曰：“使义士不以财。”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，智者不为暗主谋。
《军势》说：“使用侠义之士不能依靠钱财。”因此侠义之士不会为不仁义的人去效死，智谋之士不会为糊涂的君主出谋划策。
主不可以无德，无德则臣叛；不可以无威，无威则失权。臣不可以无德，无德则无以事君；不可以无威，无威则国弱，威多则身蹶。
君主不能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臣属就会背叛；不可以没有威势，没有威势就会丧失权力。臣僚不能没有道德，没有道德就无法侍奉和辅佐君主；不可以没有威势，没有威势则国家会遭到削弱，威势过多则会让自己栽跟头。
故圣王御世，观盛衰，度得失，而为之制；故诸侯二师，方伯（殷周时代一方诸侯之长）三师，天子六师。世乱，则叛逆生；王泽竭，则盟誓相诛伐。德同势敌，无以相倾，乃揽英雄之心，与众同好恶，然后加（施加；强加）之以权变（灵活应付随时变化的情况）。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；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；非阴谋（暗中策划）无以成功。
因此圣王统御天下，观察世道的盛衰，衡量政治的得失，从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措施。所以诸侯拥有二师，方伯拥有三师，天子拥有六师。天下动乱之际，则会产生叛逆；君王的恩泽枯竭，则原本山盟海誓的诸侯会互相攻伐。如果两个诸侯之间的道德优劣相同、实力势均力敌，他们就没有办法互相倾轧，于是收揽英雄豪杰之心，与众人同好共恶，然后对他们施加以权变。所以不经过运筹策划，就没有办法裁决疑惑和平定疑难；不采取诡诈奇谲的手段，就没有办法打击奸人消灭敌寇；不暗中策划，就没有办法取得成功。
圣人体天，贤者法（仿效；模仿）地，智者师古，是故《三略》为衰世作。《上略》设礼赏，别奸雄，著（标举、标示）成败；《中略》差（分別、区分）德行，审（详究，考察）权变；《下略》陈道德，察安危，明贼贤之咎。故人主深晓《上略》，则能任贤擒敌；深晓《中略》，则能御将统众；深晓《下略》，则能明盛衰之源，审（知道，知悉）治国之纪（事物的头绪、开端）。人臣深晓《中略》，则能全功保身。
圣人体察天之道，贤人效法地之理，智者以古人为师，因此《三略》一书是专门为衰乱的时代而作的。《上略》设置礼法和赏赐、辨识奸雄、标举成败的道理。《中略》区分德行，详究权变。《下略》述说道德，体察安危，揭示迫害贤德的灾祸。因此做人主的深晓《上略》，则能够任用贤人，擒获敌人；深晓《中略》，则能够驾驭将帅，统辖士众；深晓《下略》，则能够明察盛衰兴亡的根源，知悉治理国家的头绪。做臣子的深晓《中略》，则能够成就功业、保护自身。
夫高鸟死，良弓藏；敌国灭，谋臣亡。亡者，非丧其身也，谓夺其威，废其权也。封之于朝，极人臣之位，以显其功；中州善国，以富其家；美色珍玩，以说（古同“悦”）其心。
这高飞的鸟儿死光了之后，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藏起来；敌对的国家灭亡了之后，谋臣就会消亡。所谓消亡，并不是指消灭他的肉体，而是指剥夺其威势，废止其权力。在朝廷上对他进行封赏，让他享受极尊贵的爵位，以此来彰显他的功劳；赐予中原地区好的封国，以使他家业殷富；赏赐珍玩和美女，以使他心情快乐。
夫人众一合而不可卒离，威权一与而不可卒移。还师罢军，存亡之阶。故弱之以位，夺之以国，是谓霸者之略。故霸者之作，其论（通“伦”，道理）驳也。存社稷，罗英雄者，《中略》之势也！故世主秘焉。
这众人一经组合，便不可仓促解散；威权一经授予，便不可仓促变动。战事结束将帅班师回朝，这是君主面临生死存亡的阶段。所以要通过赐封爵位的办法来削弱将帅的实权，通过赐予封国的办法来剥夺将帅的权柄，这就是称霸者驾驭将帅的方略。因此为霸者的所作所为，其中的道理是驳杂难懂的。保全社稷，网罗天下英雄，就是《中略》中所阐述的对权势的应用！因此世代君主都秘而不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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夫能扶天下之危者，则据（占有，占据）天下之安；能除天下之忧者，则享天下之乐；能救天下之祸者，则获天下之福。故泽及于民，则贤人归之；泽及昆虫，则圣人归之。贤人所归，则其国强；圣人所归，则六（指上下和东西南北，泛指天下）合（和谐、融洽）同（统一、齐一）。求（招来）贤以德，致（招引）圣以道。贤去，则国微；圣去，则国乖（分离）。微者，危之阶；乖者，亡之徵。
这能够匡扶天下危亡的人，则能占有天下的安定；能够消除天下忧患的人，则能享有天下的快乐；能拯救天下灾祸的人，则能获得天下的福祉。所以能施恩泽于广大人民，则贤人就会归附他；能施恩泽于微小昆虫，则圣人就会归附他。贤人一旦归附，则国家就会强盛；圣人一旦归附，则天下就会和谐统一。招来贤人依靠施行德政，招引圣人凭借躬行正道。贤人离去，国家就会衰微；圣人离去，国家就会分离。衰微，是走向危险的阶段；分离，是陷于灭亡的征兆。
贤人之政，降（停止对抗，向对方屈服、归顺）人以体；圣人之政，降人以心。体降可以图始，心降可以保终。降体以礼，降心以乐。所谓乐者，非金石丝竹也；谓人乐其家，谓人乐其族，谓人乐其业，谓人乐其都邑（城市），谓人乐其政令，谓人乐其道德。如此君人者，乃作乐以节之，使不失其和。故有德之君，以乐乐人；无德之君，以乐乐身。乐人者，久而长；乐身者，不久而亡。
贤人的政治，是使人在行动上做到归顺；圣人的政治，是使人从思想处做到归顺。使人在行动上归顺，可以谋划开创事业；使人从思想处做到归顺，可以确保能够善终。使人在行动上归顺依靠的是礼，使人从思想处顺从依靠的是乐。所谓乐，并非是指金、石、丝、竹这一类乐器，而是指人们喜爱他们的家庭，是指人们喜爱他们的宗族，是指人们喜爱他们的职业，是指人们喜爱他们的城市，是指人们拥护他们的政令，是指人们乐于他们的道德。如此为人君者，能通过创造快乐来节制人，使人们不丧失和谐的关系。所以有道德的君主，总是用乐人的方式来使人们快乐；没有道德的君主，总是用取乐的方式来使自己快乐。使人们快乐的，国家长治久安；使自己快乐的，国家不久就会灭亡。
释近谋远者，劳而无功；释远谋近者，佚而有终。佚（通“逸”，安逸）政多忠臣，劳政多怨民。故曰：务广地者荒，务广德者强。能有（通“囿”，拘束、局限）其有者安，贪人之有者残。残灭之政，累世受患；造作过制，虽成必败。
舍近图远的人，必定劳而无功；舍远图近的人，必定安逸而有善终。安逸的政治会生出众多忠臣，繁苛的政治会生出许多怨民。所以说：追求向外扩张领土的，内政必然荒废；致力于广施恩德的，国势就会强盛。能满足自己所当拥有的会平安无事，贪图他人所拥有的会受到残害。残害毁灭的政治，世世代代都会遭受祸患。所作所为超过了限制，即便暂时成功，最终必将会失败。
舍（ 通“赦”，免罪或免罚；释放）己而教人者逆，正己而化人者顺；逆者乱之招，顺者治之要。
赦免自己而去教化他人者，他人会逆反；端正自己再去教化他人者，他人会顺服。他人逆反是招致祸乱的根源，他人顺服是治理国家的关键。
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五者一体也。道者，人之所蹈；德者，人之所得；仁者，人之所亲；义者，人之所宜；礼者，人之所体（通“履”，个人的行为操守），不可无一焉。故夙兴夜寐，礼之制也；讨贼报仇，义之决也；恻隐之心，仁之发也；得己得人，德之路也；使人均平，不失其所，道之化也。
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，五者是一个整体。道，即人们有所遵循（自然规律）；德，即人们有所获得（有德者得之）；仁，即人们有所亲密；义，即人们有所合宜；礼，即人们有所践行，这五者缺一不可。所以人们早起晚睡，这是受礼的约束；讨贼报仇，这是出于正义的决断；同情怜悯之心，是发自于仁的本性；使自己和他人的合理欲求都获得满足，这是德政的途径；使人均齐平等，各得其所，这是大道的教化。
出君下臣名曰命，施之竹帛名曰令，奉而行之名曰政。夫命失，则令不行；令不行，则政不正；政不正，则道不通；道不通，则邪臣胜；邪臣胜，则主威伤。
自君主下达给臣下的指示叫作“命”，把它书写在竹帛上叫作“令”，遵照命令执行叫作“政”。这“命”如果有失当，则“令”无法推行；“令”不能推行，则“政”不能匡正；“政”不能匡正，则治国之“道”行不通；治国之“道”行不通，则奸邪之臣就会占据上风；奸邪之臣占据上风，则君主的威势必会受到损伤。
千里迎贤，其路远；致不肖，其路近。是以明王舍近而取远，故能全功；尚人，而（能够）下尽力。
千里之外去迎聘贤人，路途十分遥远；招引奸邪之徒，路途却很近便。所以聪慧的君王舍近而取远，因而能保全功业；尊尚贤人，能够使属下尽力。
废一善，则众善衰；赏一恶，则众恶归。善者得其祐，恶者受其诛，则国安而众善至。
废弃一个善人，则众多善人会悲观丧气；奖赏一个恶人，则众多恶人会纷至沓来。善人善事得到保护，恶人恶事受到惩治，则国家就会安定，且大量的善人善事便会涌现。
众疑无定国，众惑无治民。疑定惑还，国乃可安。
众人心存疑虑就不会有政治安定的国家，众人感到困惑就不会有奉公守法的人民。疑虑被平定、困惑被澄清，国家才可以安宁。
一令逆，则百令失；一恶施，则百恶结。故善施于顺民，恶加于凶民，则令行而无怨。使怨治怨，是谓逆天；使仇治仇，其祸不救。治民使平，致平以清，则民得其所而天下宁。
一项政令违背常理，则其他政令就会难以收效；一桩恶政得到推行，则其他恶事就会随之联结。所以善政施加于顺服的人民，恶政施加于凶恶的人民，则政令便能顺利推行且人民也不会有什么怨言。用人民怨恨的办法去治理怀有怨恨的人民，是为悖天逆理；用人民仇恨的办法去治理怀有仇恨的人民，所招致的灾祸将无法挽救。治理人民要使制度公平，实现制度公平要依靠政治清明，则人民就能各得其所从而天下太平安宁。
犯上者尊，贪鄙者富，虽有圣王，不能致其治。犯上者诛，贪鄙者拘，则化行而众恶消。清白（主要指品行端正无污点及廉洁等）之士，不可以爵禄得；节义之士，不可以威刑胁。故明君求贤，必观其所以而致焉。致清白之士，修其礼；致节义之士，修其道。而后士可致，而名可保。
犯上作乱的人尊贵，贪婪卑鄙的人富足，即使有圣明的君王，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。犯上作乱的人受到诛戮，贪婪卑鄙的人受到拘禁，则教化才可以得到推行且众多恶人恶事才会消失。廉洁无污的人，不可依靠爵禄加以收买；有节操道义的人，不可依靠威刑加以胁迫。所以聪慧的君主征求贤人，一定要观察他们的志向旨趣而加以罗致。罗致廉洁无污的人，要修其礼；罗致有节操道义的人，要修其道。然后贤士可以罗致，而且君主的英名可以得到保全。
夫圣人君子，明盛衰之源，通成败之端（头绪），审（知道，知悉，察知）治乱之机（先兆，征兆），知去就之节（调节）。虽穷不处亡国之位，虽贫不食乱邦之禄。潜名抱道者，时至而动，则极人臣之位；德合于己，则建殊绝之功，故其道高而名扬于后世。
这圣人君子，明白朝代兴盛和衰败的根源（如民心向背、君主德行），通晓事业成功和失败的头绪（如战略决策、用人得失），察知天下治理和动乱的征兆（如政策宽严、社会矛盾），知道何时出仕辅佐、何时隐退保全的调节。虽然穷困也不担任注定灭亡的政权官职，虽然贫寒也不接受混乱之邦的俸禄。隐居坚守正道的人，待时机成熟而有所行动，则能位极人臣；遇到德行与自己相合的君主，则能建立殊绝的功勋，所以他们的道行高明而得以名扬后世。
圣王之用兵，非乐之也，将以诛暴讨乱也。夫以义诛不义，若决江河而溉（浇灌）爝（小火、火把）火，临不测而挤欲堕，其克必矣。所以优游（意思是生活得十分闲适）、恬淡（指人的性格恬静；恬静淡泊）而不进者，重（慎重、谨慎）伤人物也。夫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天道恶之；不得已而用之，是天道也。夫人之在道，若鱼之在水；得水而生，失水而死，故君子者常畏惧而不敢失道。
圣明的君王兴兵打仗，并不是爱好它，而是用它来诛伐残暴、平息叛乱。这以正义诛讨非正义，就好比决江河之水去浇灭微弱的火光，靠近无底深渊去推挤一个摇摇欲坠的人，其赢得胜利乃是必然的。所以清闲安适、恬静淡泊而不进击的君王，是慎重以免损伤生命和财物。这用兵打仗，是不吉祥的器能（器量和才能），天道是厌恶的；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兵，这是天道。这人处于大道的衍化之中，就如同鱼儿生活在水中；遇到水而生，离开水而死，所以君子要时时心存敬畏而不敢失道。
豪杰（倚仗权势横行一方的人）秉职，国威乃弱；杀生在豪杰，国势乃竭；豪杰低首，国乃可久；杀生在君，国乃可安。四民用虚，国乃无储；四民用足，国乃安乐。
倚仗权势横行一方的人掌握职权，国家的威望于是日渐削弱；生杀大权操纵在倚仗权势横行一方的人手中，国家的势力于是日渐衰竭。（这些）倚仗权势横行一方的人俯首听命，国家于是可以长治久安；生杀大权由国君掌握，国家于是可以保持安宁。士农工商日用匮乏，国家于是没有储备；士农工商日用富足，国家于是安宁快乐。
贤臣内，则邪臣外；邪臣内，则贤臣毙。内外失宜，祸乱传世。
贤臣在朝廷内，则邪臣就会被疏远在外；邪臣在朝廷内，则贤臣就会被置于死地。内外失宜，祸乱就会无止境地蔓延。
大臣疑（类似；好像）主，众奸集聚；臣当君尊，上下乃昏；君当臣处，上下失序。
权臣好似人主一般，众奸就会借机聚集；臣僚被当成人君那样受到尊崇，上上下下便会昏昧不明；人君被当成臣僚那样处置，上上下下就会失去秩序。
伤贤者，殃及三世；蔽贤者，身受其害；嫉贤者，其名不全；进贤者，福流子孙。故君子急于进贤，而美名彰焉。
伤害贤人的，祸殃会延及子孙三代；障蔽贤人的，自身会受到损害；嫉妒贤人的，其名声便不能保全；举荐贤人的，福祉流布子孙后代。因此君子都热心于举荐贤人，而得以美名显扬于世。
利一害百，民去城郭；利一害万，国乃思散。去一利百，人乃慕泽；去一利万，政乃不乱。
[bookmark: _Hlk105965181]使一人获利而使百人受害，人民就会离开城郭；使一人得利而使万人受害，国家就会人心思散。除掉一人而让百人得利，人们就会思慕他的恩泽；除掉一人而让万人得利，政治就不会发生动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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